
■ 本报记者 张梦颖

Cover� Story08 封面报道
２０12．7.3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王夏澎

Cover� Story 09封面报道
２０12．7.3 星期二 责编：闫冰 美编：王夏澎

信息技术正在为公益领域带
来无穷的惊喜。

“通过互联网微公益平台，我
们只用了 5 天的时间，就为一度放
弃治疗的白血病女孩儿鲁若晴筹
集够了治疗费用。 100 多个小时的
时间，8000 多人参与， 实现 105 万
的捐款，最终超额完成了 100 万的
最初筹款目标。这可能在中国公益
针对个案的救助史上，是史无前例
的。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
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如是说。

信息技术也为公益主体们带
来各式各样的挑战以及困惑。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
事长邢建绪大胆地谈到了他的困
惑，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公众
的对公益行业的质疑变得非常快
捷和直接，基金会应对起来却不那
么轻松。但他认为基金会拿出很多
钱去做网站是不堪其重的， 况且

“基金会自己不会做 IT，要请别人
做，请人就得要钱，这个钱从哪里
来，怎么办？ ”

但是，“无论你接受不接受，新
媒体时代已经来临，新媒体时代已
经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结构。 ”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
刚如是说。

6 月 28 日，中国基金会网第一
期正式宣布上线，民政部副部长姜
力出席。这个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
理局支持，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主办，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
会分会历时一年多规划建设的网
站，被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孙伟林在讲话中概括为“权威的公
益信息数据平台，专业的公益应用
服务共享平台，便捷的公益资源拓
展和价值链的整合平台”。

在当下中国正在急剧发展和
变动，但并未十分清晰的公益信息
化格局中，这样一个横空出世的网
站，又将扮演怎样角色呢？ 中国公
益的信息化格局，到底向何处去？

昨与今

全球以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被《第三次浪潮》 一书中所呈现
的历史观指引。 但是，严格意义上
只有十多年发展历史的当下中国
公益行业的发展却在很长一段时
间游离在其外。

成书于 1980 年的《第三次浪
潮》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人
争相捧读的著作，其中将人类社会
发展阶段划分为“农业革命”时代、
“工业革命” 时代以及以计算机技
术发明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时代。
作者托夫勒 (Alvin Toffler) 在 30
多年前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
盛行；电脑发明使 SOHO（在家工
作）成为可能……这些预言已成为
了现实。

“中国大部分的公益机构在
1.0 时代其实就接触了 IT， 但是
十多年以后的今天， 很多还处于
不敢用 、 不想用和不会用的状
态。 ”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作
为中国首家基金会信息集纳平台
的创办者， 对目前中国公益行业
的 IT 应用现状，显然并不持有肯
定态度。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点，基金
会数量的发展速度与基金会应用
信息技 术 的 速 度 完 全 不 成 正
比———截止到 2011 年年底， 中国
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达到 2614 个，
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在这 2600
多家基金会中，仅有 50%左右有网
站，有网站的基金会只有 10%左右
会定期更新和具备在线捐赠等即
时的功能。基金会网站普通存在下
列不足： 完全公布审计报告的很
少， 项目展示的手段比较单调，网
站不美观，缺乏个性化，后台应用
的管理少，缺乏与公众交流互动的
平台。

“中国基金会的信息化还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各方面的水
平相对比较落后， 一些中小型的
基金会缺乏宣传的理念， 也缺乏
展示风采和信息公布的平台。 ”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
总干事、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这样认
为。

欢喜与恐惧

不少公益组织对于基于网络
的双向沟通中无可避免的负面因
素害怕且无从应对，从而也不会积
极主动地应用信息互动的工具。

但还是有一些基金会在信息
技术的运用中尝到了甜头，“希望
工程” 项目就曾因在上世纪 90 年
代初就开始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
了希望工程中海量的手工结对的
问题，使得其项目规模得以迅速扩
大。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息化
案例颇具代表性。 虽然 2002 年就
开始在财务管理上进行了信息
化， 真正让中国扶贫基金会意识
到信息化的威力还要说是在 2009
年启动的“爱心包裹”项目的前期
实践中， 该项目上线 2 个月就有
70 万人参与， 但为海量捐助者开
发票一度成为困扰。“4 台打印机

24 小时不停的打也需要 3 个月才
能打完。 ”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
长刘文奎说。 问题最后成功地通
过引入信息管理系统直接出对账
单而解决。

立竿见影提高效率的效果直
接触发扶贫基金会加紧了 IT 建
设， 刘文奎说：“很多项目中的实
践， 逼得我们必须明白传统的方
法满足不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
了。 ”2009 年，扶贫基金签下了进
行信息化的合同， 这背后有个宏
大的计划， 除了通过信息技术对
于业务流程的各种优化应用，其
中还包括一个将于本月正式上线
的电子商务劝募平台———善品
网。

“我们的应用不一定是最好

的， 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是最好
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信息化的建
设规划进行了还不到 60%。 信息化
方面的开支在我们年度的行政管
理费用里面可能至少要占 10%，这
个比例比较高。 ”刘文奎说。

不过， 类似扶贫基金会这样
的信息化应用案例并不具普遍
性， 行业中还有大部分主体依然
将对于信息化的认识， 停留在建
网站、 做信息发布等等单向的沟
通诉求上。据统计，目前仅有 10%
左右的基金会利用了微博等网络
平台。

对此，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窦瑞刚直言不讳：“很多
公益组织提起信息化都会说是钱
的问题、人的问题、程序的问题，但
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网
络社会。 网络社会是什么？ 网络社
会是去中心化的， 是拓扑状的社
会。 但是我们组织的内部是什么？
还是直线课程制的。 ”

重塑社会公益格局

主流的基金会等机构大多缺
乏信息化的主动性，但中国社会公
益格局已经被重塑了，2011 年是个
重要的分水岭，微博等社会化媒体
的兴起是最直接的触发点。

通过本文开头出现的白血病
女孩鲁若晴的救助募款案例，观察
者发现，藉由这些基于互联网的新
兴信息化传播工具，公益组织的项
目执行效率和触及面被引爆了。这
种变化使得普罗大众广泛地参与
公益项目成为现实，使得以往更多
的依赖机构捐款的募款格局发生
了变化，也使得基金会等公益主体
开始重思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基金
会工作格局中募款、 项目执行、信
息传播三大职能都要相应的发生
一系列的转变。

“传统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
化， 在走向蜂巢式的组织结构，组

织原来自上而下的传递沟通系统
也在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在组织内
部变成了自下而上，也建立起组织
外部和内部的有效连接。在组织活
动方面，筹款的金额增加和速度加
快， 同时降低了组织的运行成本，
当然前提是前期的投入会比较
多。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副教授、社会企业研究中心
主任朱晓红这样认识公益组织结
构在信息化格局下的改变。

窦瑞刚的建议很具体：“在这个
网络化的社会里面， 我们传统的公
益项目执行却是做项目的是一帮
人，做筹款的是一帮人，做传播的是
一帮人。我的观点是什么？在网络上
的项目是一个紧密的团队， 是融在
一起的。 实际上一个在网络上的公
益的项目，既不是解决筹款的问题，
也不是解决传播的问题， 而是重建
行为。流程必须网络化，内部管理流
程必须信息化和网络化。 组织必须
是以项目为核心的团队。 ”

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除了
重塑慈善组织的内部流程结构，也
在改变中国公益的力量格局，民间
热情被引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民
众有更多的途径，更主动、广泛的
参与公益；二是民间公益力量的崛
起， 成为既有公益格局的有益补
充。“免费午餐”、“微博打拐”、“多
背一公斤”等项目，以令人惊诧的
速度和规模，借助网络的力量迅速
成长，他们用更灵活的姿态进行着
实践与尝试， 迅速发展的同时，又
再次催促既有的行业主体们审视
自己，并且也因此而成为加速主流
慈善组织变革的外因之一。

透明与风险

在中国基金会网上线典礼上，
“透明 ”与 “风险 ”是两个被提及频
度很高的词语。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师曾志认为新媒体提供的不仅仅
是发布的平台， 而是一个舞台。 她
说：“我们可以看到， 新媒体的发展
使得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透明的

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参与的可
能性，而我们每个人的参与，是表演
者，还是参与者？ 是很本真的表演，
还是戴着面具，甚至戴着镣铐？ ”

观众只会越来越多，表演者会
收获的，可能是更多的掌声，也可
能是劈头盖脸的质疑，不确定性增
加了。甚至躺着中枪的可能性都大
大增加了，比如某“美美”的事件，
至今都未能证明与红会的关联，但
是影响显而易见。

不过，基于新媒体的全新的信
息传播模式也推动了信息的还原。

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刘选国
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他说：“在去
年遭遇‘郭美美事件’之后，福布斯
排行榜把中国红基会排在了公开透
明度最高的基金会第三， 本来是一
件好事，但是又迅速引发一轮质疑，
说是不是福布斯排行榜跟红基会玩
猫腻？”但后来刘选国也是从网上查
到福布斯杂志总部的电话， 打过去
了解到，福布斯有一个小组，主要是
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和信息， 然后
进行综合的比较，才有了这个排名。

红基会信息公开工作的效果
前不久又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印证，
6 月初，两个穿着普通，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人来到红基会， 各捐出
100 万元给红基会下属的小天使基
金和天使基金。当时正为“自行车”
事件焦头烂额的刘选国顿感振奋。
这两个捐赠人这样说：“我们通过
网上的比较，觉得你们这两个基金
做得非常公开和透明， 我信任，所
以主动上门捐款。 ”“通过这个案
例，我们有了信心。 ”刘选国说。

师曾志如是说：“其实提出风
险社会概念的几个社会学家也早
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
个叫做社会自反性的概念，就是指
一种结构性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
社会上的存在。我们在研究问题和
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真
的不要把公众想成铁板一块，公众
是有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判断和判
别能力的。 ”

透明是绝对必要的，风险却并
非绝对。 所谓风险，可以说更多的

还是来自于机构自身的作为。

借力“第二部门”

来自企业的信息化经验可以
帮助公益机构吗？

事实上不难发现， 公益作为社
会的“第三部门”（公益组织），在发展
路径上和“第二部门”（企业）颇为相
似。英特尔中国首席责任官杨钟仁拿
自己所在的 IT行业举例。 他说：“现
在公益机构所面临的信息化问题，信
息化的普及程度，其实跟信息技术在
二三十年以前兴起，甚至是十几年前
互联网刚刚兴起时遇到的情况是完
全一样的。当时很多商业企业也都是
先建立一个网站，到最后却发现自己
都不知道建这个网站是赶时髦，还是
要 IPO。其实通过 IT技术，从而更好
地整合更多的资源，去服务客户是非
常重要的。互联网可以把一个小小的
企业变得非常大，可以接轨全球。 这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也是一样的。 ”

27 年前， 英特尔刚刚进入中
国，国内没有联想，甚至没有做硬
件 PC 的产业，英特尔是个卖芯片
的公司，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知
道把芯片卖给谁。但是他们很快就
将工作重点转到 IT 产业成长的扶
持上。 他们帮助本地的 IT 产业成
长，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 时至今
日英特尔都认为当年的策略非常
成功。 从 2012 年初开始，中国已经
变成了全球最大的 PC 市场。

杨钟仁认为中国“第三部门”的
发展同样如此，需要全局的考虑，抓
关键点，从而催化整个行业的发展。
怎样把之前通过改革开放， 很好的
积累在“第二部门”的资源有效地投
入到“第三部门”？ 什么样的政策环
境可以加速这个发展转移？ 怎么样
把一些国外的理念和经验更好地吸
收过来？ 都是需要思考的命题。

“中国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环境。
怎么样跟政府来合作，发动全面的、
系统性的变革是我看到的一个方
面。 正如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中国
的 IT产业发展迅猛，在政府的支持
下，通过‘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

的跨界合作，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
非常光明的前景。 ”杨钟仁说。

而除了发展路径上的经验借
鉴之外， 直接的协助更是必不可
少。

中国基金会网开始筹备时，经
过一位志愿者的介绍，IBM 大中华
区公众事业合作部经理耿晨接触到
了这件事。“IBM 在公益服务的时
候秉承一个观点就是专长服务社
会。就是在公益领域里面，如果大家
都发挥自己专长的那一点， 你就会
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同时你
也避免扎堆和资源重复利用。”随后
3 个月的时间里，IBM 公司内部的
咨询团队就参与了进来， 对网站做
了研究和建议，耿晨将此称为“以专
业咨询做公益的第一个尝试”。

耿晨说：“这个网站要承担的使
命这么庞大， 复杂度是超过我们所
能预想的。我们想也许 IBM公司可
以借鉴在其他商业领域里面，用 IT
提升业务效率的经验， 帮助在这个
网站建设的同时考虑到一些更长远
的规划， 使得它能够充分的对未来
建设的道路， 还有复杂度有一个更
充分的估计， 让地基可以打得更深
一点。 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 ”

类似来自 IBM 这样 IT 企业
的帮助对公益机构的信息化来说
非常直接，事实上较先进的“第二
部门”的很多经验都能直接应用于

“第三部门”的发展，不过两者之间
的沟通对话能力也需要主动提升。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信息化建
设的初始阶段曾遭遇小小尴尬。刘
文奎说：“我们找到了开发公司，可
是没办法跟他们对话，术语我们听
不懂， 我们提的要求他们又听不
懂。 最后他们给我们报价说开发一
个什么东西， 我们又怕他们蒙我
们。 ”不过最后，通过“第二部门”的
协力，事情得到了解决，“我们组建
了一个大约 10 来人的信息化建设
顾问团，IBM 也参加了， 成员基本
上都是大企业的 CIO（首席信息
官），每次跟我们的开发企业谈判，
他们就在座。 这样的一些方法，实
际上可以弥补我们资源的不足。 ”

中国基金会网上线撬动公益信息化格局

IT 能为公益做什么？


